
□李俊蝶

在钓鱼城上行走，不止一次。
这座位于重庆市合川区钓鱼山上的古城

寨，积聚着穿越千年的对白，以树麻雀的口
吻，以翠竹林的萧萧，问候每一位到访的游
人，朴素诚恳。

跑马道，在许多年之后，以石头的形式留
存，让踏及这座古城寨的人都感悟到安稳。
行走在这条可允许五人三马同时通行的道
路，捕捉到空气里的灰尘或许就是战时传递
消息、运送武器、集结队伍扬起的泥土飞沫，
它跨越时空而来，告诉人们能恣意行走是多
么的难能可贵。

天池，水塘。古时，城内军民凭着它们取
鱼烹食、饮用洗浴和灌溉灭火。皓月当空，星
斗明亮，映照在水面，只待晚风轻送便泛起粼
粼波光。“天池夜月”，古人为此番意象赋予了
清丽的名号。

可以想象，处理完公事，长吁一口气，忙
碌了一天的吏员佝偻着背从一墙之隔的石照
县衙走出，发现月色如玉，天池正萦绕着轻薄
的流雾，站在岸边凝望池中静好，这一天应对
战事的疲累随即烟消。

钓鱼城上有十四口天池，对着这一美景
许愿的人会有多少？它不仅是城内维持生命
的水源，更投射着对安适生活的向往。

六月，天池里的荷花开得娉婷，看露水潮
湿，凝聚成珠，滴落成雨，划过幼荷柔嫩的面
庞，惊吓了水中的游鱼快速躲藏，在荷叶的层
层掩映下难辨方向。蛰伏已久的蝉音在晨曦
降临的那刻，开启钓鱼城的迎来送往，清晨是

夏日行走的最佳拍档。
到了秋天，白露已经变成霜，这时无论哪

一个日子行走在钓鱼城都是合适的。想歇会
就背靠着木椅打盹儿，呼吸里有熟过头的苔
草纤维，和偶尔晦涩的日光。也可以在护国
寺的古桂树旁坐满一天，零落的花朵旋转出
八百多年的岁月变迁，游人在虔诚的诵经声
中纷纷低头，祈福社稷安定家人健康。

说起冬季，另有一番深意，山雾弥漫有时
到午时才会散去，留下人影枯枝，青烟色的瘦
细。暮春，必定得在镇西门等候黄昏，霞光绚
丽包裹住云朵，一团逐一团的可爱，一浪赶一
浪的俏皮，斑斓先是晕染整个天际，然后铺满
江水依依。

如果在钓鱼城上行走，能恰遇晴与雨的
交际，那此生的赞誉都甘愿泼洒在此地，滋养
漫山草木的根系。

晴日苍茫，白云放牧，群雁挥动着羽翅途
经光影的迁徙，条石垒砌的钓鱼城有着他守
卫的孤勇传奇。

佛湾幽静，走过的俗世在三圣岩造像的
视线里归于安定；雄关险道，摩崖题刻记载了
一座石头城的天赋与风霜。

崎岖难行的路荆棘常在，只有勇敢的人
才能踏足钓鱼城的领地。

好雨淋漓，在悬空卧佛处，凭栏远望，岸
与岸，城与城，隔着江水碧绿相顾相依，采砂
船从容路过拉长汽笛。香樟树成群喜好在雨
中对诗，有关钓鱼城的今生前世，那些流水带
不走的往事都埋藏在了这片土地，时刻被提
及。而那些见证了古今交融的岁月遗迹仍在
坚守自己的意志。

一字城墙亲历炮火的洗礼残垣断壁；
风萧萧兮，飞檐洞内五十名将士面容坚毅，
一跃而下斩断绳索雨夜奔袭；抛石机需要
集聚一百五十人之力才能运作，一个士兵
倒下了另一个立马上前补齐。古地道、兵
工厂、范家堰遗址重见天日，向世人细数着
先辈的故事。

时至今日，钓鱼城的忠义祠里，除了筑
城的余玠，献计的冉琎、冉璞两兄弟，守城
的王坚、张珏之外，还供奉着“以不杀一人为
条件开城归顺”的王立，以及熊耳夫人和李
德辉。

“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钓鱼城一战
成名。“风调雨顺百谷登，民不饥寒为上瑞。”
守城三十六年，最后两年凶旱，城内颗粒无
收，为了十万百姓平安，钓鱼城受降身退。

“天若有晴天亦老，月如无恨月长圆。”回首
往昔战时双方都有遗憾存在，但遗憾是生命
的常态。

1927年，陈毅元帅游历钓鱼城写下《登
钓鱼城口占》：“钓鱼城何处？遥望一高原。
壮烈英雄气，千秋尚凛然。”冲这份忠勇的气
节，钓鱼城值得一看再看，是独自背负行囊寻
访山川，抑或是呼朋引伴聆听鏖战艰辛，都请
静心感知烽火狼烟平于沧海桑田。

钓鱼城，小，不过2.5平方公里的弹丸之
地，无人机须臾往返于最北端的皇宫遗址和
最南端的水军码头；钓鱼城，大，盛满历史浩
荡，翻阅几多书籍也回顾不全他的金戈铁马
吹角连营。

在钓鱼城上行走，三面临崖的天然风光
会令人惊叹，护国门前江花未尽，钓鱼台的传
说仿佛上辈子就读过它的浪漫；在钓鱼城下
生活，白鹤流连晚烟，“钓鱼城号”游船巡航沿
江茶摊，街灯安睡时新生在三江汇合处的对
话温热驱寒。

你，何时过来看看？

在钓鱼城上行走在钓鱼城上行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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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献平

从成都到仁寿多年前路远弯绕，要用半
天时间才能抵达，现在不过一个小时。

仁寿曾为南宋隆州治所，元初废止。仁
寿此名，始于隋开皇十六年。这个名字大致
出自孔子《论语》“仁者寿”之言。“仁”“寿”，既
是对人修身的要求，也是道德规范，其中体现
的，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精粹，也是人在俗
世之中的自我修为与美好祈愿。

我由成都出发，沿途平原和丘陵紧密相
连，高低之间，车行安然。

至仁寿境内，看到的山虽然都不高，但其
上层叠连绵，气势巍然；其中水流也不算多，
但都清亮至极，且无声无息。

仁寿县城之中也是一派都市景象，街道
规整，纵横有序，各色人等在其中忙碌或闲
走。每个人脸上的表情是其中最生动的，或
微笑或沉肃或悠闲或仓促，我以为，这才是多
彩的现实生活。

与几位朋友午餐时，聊起仁寿历史往事，
不朽人物，不由慨叹蜀地古来人杰地灵，自然
奇异，人文丰富。

蓦然在《仁寿县志》上看到，1949年12月
1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曾由仁寿
东南方向的哨楼村及周边几个村子穿过，进
驻仁寿县城，其中有王近山等人的名字。虽
然只有几行字，但还是令人怦然心动。脑子
里不由出现铿锵的步伐，整齐的队列，秋毫无
犯地穿村过镇的威武景象。

我也是军人出身，多年的军旅生活，使得
身心当中总有一种英雄情怀与济世梦想。对
先辈军人之非凡事迹，我向来心怀敬仰，转业
到地方这些年，几乎每到一处都会翻看当地
县志及相关资料，发现有关人民解放军的记
载，便会莫名激动。名将的作为与赫赫功绩，
最能鼓舞人心。

哨楼村也赫赫有名，其先民多为明清时期
由两湖、浙江等地迁徙而来，其中最大的家族
有辜、李等数家。其名，因清代咸丰年间这一
带匪患猖獗，村民自发在狮子坳的山头上建立
民团，设立哨楼，并组织操练而得名。

公路穿村过镇，一路沟坎蜿蜒。即便是
很小的村子，也都是楼房参差，翠绿环绕，院
内屋后，青竹丛生，给人一种强烈的挺拔、安
适与静谧之感。其中不少橘子树上，悬挂着
金黄的果实，犹如密集的钟锤。

哨楼村处在一道平坦的山坳里，两边的
山岭低缓，龙走蛇行，其上植被丰密，有玉兰
树也有黄葛树，更多的荆棘和杂草混迹其中，
遮住了土地的本来颜色。多处坝子上，赫然
可见不少冷库、加工厂房，还有一些可供大人
孩童休闲娱乐的设施设备。

没想到，这距离县城16公里的哨楼村，现
代气息如此浓郁，心中不由欣喜。与哨楼村结
对帮扶的眉山万象产业园负责人说，哨楼村农
业种植基础本来就好，青花椒、玉米、大豆、柑
橘、枇杷等质地较其他地方更好，产量也很高，
已经销往川内外。近些年来，有不少乡贤也回
到哨楼村，发展了生物质颗粒燃料、肉牛养殖
等多种产业，村民收入逐年显著提升。

沿着颇为宽敞的乡道缓行，蒙蒙细雨如
针线，连接天地，也连接古今。

我没想到，这哨楼村竟然还建有村史馆，
而且新颖、大方，其中陈列的内容也颇为丰富
厚重，既有本村的历史、著名人物事迹也有工
艺传承、农耕器具等等，巧妙地串联起了哨楼
村千余年来的人文历史。

我感到惊奇的是，仅仅这个哨楼村，历史
上竟然出现了30多位举人、进士和武秀才。
其中的李春旺《明史》有传，其为给事中时，曾
弹劾权臣周延儒。明朝风雨飘摇，李春旺等人
曾试图挽救，献计献策，却不被采纳，最终抱憾
而死。如此忠君爱国之臣子，其品质令人敬
仰。对于他的故乡哨楼村来说，这是一种无形
而巨大的分量。

哨楼村周边，有几处宋代摩崖石刻，多以
各种形态佛像、佛龛形式留存。村子当中，有
数座神道碑与贞烈牌坊，至今巍然屹立，在风
雨之中昭示岁月的久远和厚重。

这样的一个村子，文化积淀竟然如此深
厚，几乎每一代都有忠孝节烈之人，或为国为
民大义凛然，或坚守品格清洁自好。

由此，我坚定地以为，大地的每一处都是
丰盈的，灵气四溢和精神饱满的。在漫长的时
间中，一代代的人们所创造的和留存于世的，
对后人既是教育和警醒，也是恪守与传承。

不管在怎样的历史时期，大地之上，总有
那么多杰出的人物，以个人之力、德行、功绩，
给予更多人以恩泽、唤醒和启发，使得我们的
家国，时时处处都体现出了一种丰饶与丰厚
的力量。

这村子里有一户李姓人家，祖辈都喜欢
泥塑艺术。以匠心为自然万物塑像，为万千
生民留影，既是艺术创作，也是深层的生活和
精神体验。

展馆内陈列的泥塑作品，让人感受到一种
来自大地的淳朴气息，还有一种形神兼备、栩
栩如生的艺术力量。

在很多时候，艺术创作本质上就是向大自然
学习和致敬，就是不断地与大地、人民发生深刻
的联系，诚如杜甫诗句所言，“随风潜入夜，润物
细无声。”

不知不觉之间，暮色降临，细雨尚未停歇，
湿人头皮，夜色缓慢升起之时，哨楼村的人们
纷纷点亮大地之灯。

哨楼村的厚度哨楼村的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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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城，又见虎耳草
□邱雪梅

一

我是在排队等候拉拉渡时，偶遇虎耳草
的。

天已有暮色，雨并没有停歇的迹象，青
石巷的两边错落着灰墙黑瓦的房屋，一串串
红灯笼，各色的鲜花绿植和开放的雨伞，被
巧妙地安放在恰当的位置，好像任何一点的
偏移，都会让爱美的人心生遗憾。

我们是一群对美那么敏感的人，在这被
细雨美颜之后的景致中，怎么还能忍受排队
的枯燥，每个人都拿起手机，要将这一刻的
喜悦与领受，都妥帖地保管好。

我为了拍一个茶室高高的门头而不断
后退，脚跟却撞到一处门槛，踉跄着险些摔
倒。

幸好旁边有一位年近七旬的大爷，穿深
蓝衬衣，很仁厚很沉稳的样子，他用左手一把
将我拉住，另一只手仍然稳稳地举着雨伞。

我赶紧谢过大爷，这才看见，伞下是大
爷的老伴。她满头银发在脑后被妥帖地盘
起，系着一条过膝的灰黑色围裙，一个背篓
放在身前，背篓上面还贴着“豆腐脑”的小小
招牌，是圆而有骨的行书。在这个满是游客
的地方，做生意的人都使出浑身解数专注于
招揽生意，我却没有听到大爷大娘吆喝的声
音，大爷的专注在打伞上，大娘的专注在静
静等候上。

之后这接下来的一幕，原本平淡无奇，
但却因为它的名字与形色，让我的心为之一
动——

我看到大爷脚下的白瓷花盆里养着一
种绿色的植物，我向大爷确认了它的身份，
没错，就是虎耳草。

虎耳草，小小的虎耳草，不起眼的虎耳
草。

在秀山的边城，在洪安的拉拉渡渡口，
在雨中，和沈从文《边城》里的虎耳草不期而
遇，它好像在朝我眨眼，和我絮絮叨叨，于
我，就不能只用惊喜、兴奋、幸运这样的词语
来形容。

实际上，我很早就听说过虎耳草，也见
过虎耳草，尤其是听妈妈讲老家山坡上虎耳
草的时候，她脸上的赞叹表情，一直让我对
虎耳草心存好奇。也因之就有了些许的条
件反射，在我生活中任何一个时辰浮想到虎
耳草，都会觉得是一种奇妙。

之所以这么说，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这
个下午奔赴边城的路上，我就朦朦胧胧地眺
望过虎耳草，那个时候，汽车正渐渐地接近
一个高速公路隧道。

我看见了隧道顶上的悬崖，茂密的丛
林，星星点点的苔藓和草蔓，它们在雨水的
冲击下反倒显得格外清亮有力。我似乎还
看到了虎耳草，一大片一大片的，紧紧地贴
在岩石上，专门跟怪石嶙峋挑战，穿越各种
各样的陡峭，它的样子圆润细腻像极了老虎
的耳朵，它有纤细又四通八达的根茎，顽强
地向着高山和深谷蔓延。

那一刻，我的眼神迷离了，感觉到处都
是虎耳草。

二

我们在群山环绕的高速公路上奔驰，在越
过很多个隧道之后，来到渝东南的酉阳，在高
速公路板溪（叠石花谷）服务区又作停留，听
工作人员和我们聊一些建设过程中的往事。

就是在那个时候，我忽然想起了一位正
在酉阳工作的朋友，他叫金正连，是重庆工业
职业技术学院的一位中层干部，一年前被派
驻酉阳铜鼓镇清泉村，担任驻村第一书记。

我和他通电话时，曾经听他多次谈起
高速公路渝湘复线建设，话题说到清泉村，
他一下就兴奋起来：“清泉就规划了一个出
口，我们天天都盼着通车！”

在金书记眼里，山里到处都是宝，但是
离中心城区近六个小时车程，不要说将山里
的宝运出去，就是请朋友过来玩，都是为难
人。

只不过，等渝湘复线通车，情况就完全
不一样了。

金书记说，板溪、毛坝的高山蜂蜜，酉水
河野生鱼、清泉的黑山羊、麻旺的鸭子，黑水

的蜂糖李，山里面的好东西太多了，都要送
出大山，村里人现在是天天都在盼呐，就盼
高速公路早点开通。

每一条高速公路延伸的前方，总有无数
人在痴痴地惦记，为着他们的家园，为着他
们世世代代的梦想。

在我看来，有些人是造梦者，有些人是
追梦人。

比如金书记和山村里面的人，他们是造
梦者，他们渴望有一条翻山越岭的高速公
路，从村边经过，从此整个村庄、整片山脉、
整个看得见人烟的崇山峻岭中，都是笑逐颜
开的丰裕。

又比如26岁的惠武兵，他和同事们是追
梦人。

惠武兵是中交二公局承建的渝湘复线
高速公路双堡特大桥项目测量主管。在修
建大桥的一千多个日日夜夜里，惠武兵扛着
测量仪，无数次在高山峡谷间徒步穿行，寻
找最佳测量位置。

人就站在一堆乱石上，也可能泡在一个
水洼里，甚至可能半个身子挂在绝壁边沿，
更极端的是整个人就高悬在主拱上，脚下则
是几百米的深谷。

俯瞰深渊的感觉，在我是想想都全身发
软，而在惠武兵，却是家常便饭。在步步惊
心的挪移中，他必须将测量精度确保到毫米
级，丁丁点点都不敢出差错，那个难度有多
大，我们只能无限地发挥想象。

我是通过电话“认识”他的，我找他了解
高速公路的建设情况，他很平静地回答我的
问题，多数时间都是波澜不惊，只有一次，他
发感慨了。他告诉我说，有一次，他从主拱
上下来的时候，两条腿还在发抖。

三

双堡特大桥是世界上在建最大跨径的
双跨连续拱桥，也是渝湘高速公路复线项目
的关键性控制工程，位于重庆市武隆区境
内。据我所知，双堡特大桥实现了三项世界
第一，即双联拱跨径世界第一、独立吊塔的
缆索吊跨径世界第一、同等结构的缆索吊吊

重世界第一。
为了这座桥，为了高速公路上更多的

桥，惠武兵和同事们每天都在追逐自己的梦
想。

我在电话中问到了人生的梦想，但惠武
兵并没有正面回答我，倒是好多次提到测量
位置和测量时间。于是我第一次知道，测量
还要选时间。

惠武兵给我说起了大桥建设的一个关
键环节，拱肋吊装，简单说就是将72节大桥
主拱肋，每节钢构件重约200吨，一节一节
地从两侧向中间递进，逐步拼接成两条完整
的主拱。然而山里昼夜温差大，钢材热胀冷
缩的误差最高可达到5厘米。为了减少温度
对测量的影响，他和同事们只能选择在气温
相对稳定的晚上和凌晨作业，往往一干就是
一个通宵。

测量一个拱肋，从点位选择、机器调试、
复核到完成空中对接，若一切顺利，惠武兵
和同事们就会松一口气，满足地在凌晨的微
光中，看武陵山脉高峰与峡谷间的云卷云
舒。

为了这72节拱肋的测量，惠武兵和同事
们昼夜颠倒，工作了两个来月。

渝湘复线高速公路有多长？告诉你吧，
全长280公里，由巴南至彭水、彭水至酉阳、
武隆至道真(重庆段)三个项目组成；有多少
桥梁和隧道？告诉你吧，有特大桥17座，大
中桥121座；有特长隧道9座，长隧道18座，
中、短隧道14座；有涵洞及通道223道——
用一句话来解读，渝湘复线高速公路全线平
均桥隧比达到80%，建设难度超出想象！

到2024年底，这条高速公路将实现全
线贯通，从此重庆中心城区前往酉阳及湖南
方向，和现有的G65包茂高速渝湘段（渝湘
高速）相比，缩短里程47.8公里；重庆中心
城区至贵州沿河方向，缩短里程79公里。

四

这就是追梦人惠武兵的梦想，是所有高
速人的梦想，更是无数个金正连和乡亲们的
梦想。

包括边城拉拉渡口的大爷大娘，高速公
路越是四通八达，边城就会越闹热，他们的
豆腐脑生意也必定越来越好。

但是最初，我并没有把他们和虎耳草联
系起来。

是那天站在建设中的渝湘复线阿蓬江
大桥上，渝湘复线公司的王博主任说了一句
话，让我一直到现在都震撼。

当时他指着大桥面前的悬崖峭壁说，你们
看，这面绝壁几乎呈90度垂直，在这种角度
的绝壁上打隧道，施工难度最大，也最危险。

我仰头望，那山那壁，确实太陡了，又高
又直，一时间居然就看得我后背发凉！

就是在那个时候，我好像又看见了虎耳
草。

在那些古老而苍凉的山崖上，那些布满
墨绿色泽的叶片，大丛大丛的，穿崖凿岩的，
那不就是虎耳草吗？

它们成群结队的匍匐，巧妙地昂首挺
胸，带着无所畏惧的真性情，哪里最陡就向
哪里冲击，从山脚到山巅，直到把全部生命
的延伸，都完完全全的、郁郁葱葱的、水灵灵
的，交给一座巍峨的山。

虎耳草，虎耳草，确实又渺小又单薄又
柔软，纯属轻拿轻放的被子植物，却有着传
奇般的神力。

在寡土少肥的湿润岩壁上，它靠着细小
的茎段就可以攀爬，获得新生和重生；这还
不算，虎耳草还是一味良药，可以治疗多种
疾病，《本草纲目》和不少地方草药志中都有
记载，特别是在民间的药用历史十分悠久，
这些，都是我最近才知道的。

实际上，虎耳草还有一个令人肃然起敬
的名字，拉丁学名直译，叫“割岩者”。

割岩者，一点一点地把坚硬的岩石割
破，难怪虎耳草专挑坡坡坎坎悬崖峭壁生
长，它的坚韧，竟然可以割开千年不朽的深
山老林，它用自己无坚不摧的缓缓移动，将
浑厚的山脉，连成一片。

难忘这个初夏的五月，我和朋友们沿着
高速公路看城市和乡村。

直到此时此刻我才发现，我看的其实是
割岩者。

我是第一次真正懂得，割岩者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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